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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著名三弦演奏家自奉霖
葡不久．记者随诚龙建和李国魂两位老师驱车

到北京石景山区的一个敬老院探望88岁高龄的白奉

释老先生。

白拳霖先生是五年前来到这个敬老院的。lO多

平米的单间居室里有花，还有宽敞的阳台。墙上挂

着一张白先生年轻时穿着军装的黑白照片，床头旁

还贴着一张早年不知名的街头画家给他画

白连昆，是著名的曲艺弦师。在兄弟中行五．人称其

白五爷。老人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谈吐幽默。说

到高兴处他会仰头大笑．看得出老人是个性情中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白奉霖的二哥白风鸣是被尊

为一代宗师的“鼓界大王1刘宝全的学生．其长兄白

凤岩曾任刘宝全的弦师。白凤岩．白凤鸣宗；盍刘宝全

的唱腔，吸收借鉴了白派京莉大鼓创始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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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叫肥水不流外人田。那时白奉霖一面弹琵琶，一面学四胡。一年后，白奉霖就可以用四胡为哥哥伴奏了。

后来，他们哥几个在西单商场开了一个4茗日茶社”，后改成“鸣匿茶社”。“我在那里弹三弦伴奏，从下午

1点多N5点多，除去说相声时我歇会儿，其他时间我一直在给演员伴奏。”晚上7点多到11点多，臼奉霖还

在不停地弹。他说，这些实践就是最好的练琴。“接触的演员也多，演唱的风格不同，伴奏的要求也不‘样，

对琴师的应变能力和驾驭各种演唱风格的能力都足极好的演练的机会。”

为诸多名演员当弦师
白奉霖先生回忆道；“我原来本身是唱的，一些流派的，白派的都会。”台唱“京韵大鼓”和“梅花大

鼓”，伴奏起来自然得心应手，白奉霖称这就是“音乐加技术8，难怪当时的名演员对自奉霖的伴奏都十分

满意。一直到解放前，白奉霖和他的兄长都在”茗园茶社”演出，班子里十几口子就指着这个生活。哥哥

白凤呜有时击外地演出三五个月，白奉霖就不跟着出去了，他要留在家里连看园子带给名家伴赛。白奉霖

说，这些园子经营的时间很长，为什么能时间长?演员和伴奏是三七帐。白奉霖给过许多名演员伴奏，如

唱单弦的荣剑尘、常澍田、谢阿芝、谭风元。他还给天津的张伯扬伴餐过丽年，也教于兰飙、小玉荣等人

唱梅花大鼓。“我刚开始给没名的伴奏，后来，只要在我们那个园子唱的，有点名气的，都由我伴奏。”白

奉霖说，绐名演员伴奏，我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从1941年到1947年，除了在“茗园茶社。伴奏外，白奉

霖还在东安市场里面的“新中国”、位于东单二条的“世界游艺社”等地演出伴奏。

创作新时代的京韵大鼓
新中国成立后，白奉霖和些名演员去上海演出。“那时候，去上海就跟到美国一样，能挣钱。”适逢

当时国内开展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运动，白奉霖与一些名演员在上海演出』．两个多月，见效果不

好就返回了北京。后来他参加了解放军．从此告别了民间艺人的流浪生活，白奉霖历任总政治部文工剐、

北京军区战友艾工团曲艺教员，中因广播艺术团说唱周顾问。中国瞌艺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自奉霖通

晓北方多种曲艺，将作词、编曲、演唱、伴奏等做出规律性讲解，改变_：广以往“Ll传心授”的教学方法。

白奉霖曾与人台作的数来宝《人民首都万年青》，于1964年获第三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会演优秀奖；他改

词编曲的京韵太鼓《一副担架》1982年获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观摩演出二等奖。白奉霖先生还教授出许多三

弦的学生，其中著名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谈龙建就是白奉霖先生的得意弟子。

1986年，白奉霖先生离体。现在，白奉霖老先生拿起三弦来还能弹，足以看出白老深厚的功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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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军旅生涯
1951年，白奉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先后两次击朝鲜演出_f卺f问忐愿军

战士。有一次他随800人的慰问团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在坑道单，白奉霖为志愿

军演唱了京韵大鼓小段。他还记得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叶蠕兰、杜近芳等在志愿

军司令部的大洞里头唱《断桥》的情景。李国魂也插话说起当年他与白奉霖一起

去西藏参加中印自卫反击战的情形。“1962年，我们去西藏慰问后勤部队，赶上

中国和印度打仗，我们就变成中央总政慰问团了。”当年他们爬过喜马拉雅山，

到了达望。“达望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南。我们编排反映英雄人物的节日，鼓舞L}l

囤军人的士气。后来还给印度的俘虏、尼泊尔的兵演出。还给当地的门巴族老百姓演出。我和白老师

还当‘火头军’，除了演出，还担水做饭。李国魂回忆：天还没亮，我们出门担水，在树林里的哨兵

告诉我们：只能走这条小路，这是探测过的地方，没有地雷。门巴人看见我们的盐，两眼瞪得溜圆。

我们用碗乘了盐送给门巴族人，他们高必得不得了，不一会就给我们送来大米、橘子和蔬菜。”孛离

魂至今适保存着他与白奉霖老师当年在西藏伙房T作的照片。一晃竟是四十五年前的事情了。白老回

忆，他们在西藏待了9个月， 一直到中印边境冲突结束，他们才从西藏回到，北京。回忆军旅生涯叶1

的一幕幕难忘的经历，白奉霖感慨良多。时光倥偬，少年青丝已化作暮年白雪。

老有所为整理“少白派”史料
白奉霖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老艺人，他的肚子里装满了太多的故事，也目睹了三弦在中国发展的

过程。他说，现今三弦这件乐器本身还没有很好地融合在大乐队里。“它的音也和音响，与大乐队合

作还需要一个过程。”他说，现在学：弦的人少，用三弦伴奏的些段了(京韵大鼓、单弦)也小太

多_r，唱的演员没有什么太著名的，三弦自然也就遭到冷落了。说到这些，白老的表情有些黯然。

多年来，白老一直进行着对大哥白风岩的作品整理工作。他敬重他的大哥，愿意把这Ⅱb东西贡献

出去，给后人留下详实的历史资料。

白奉霖手中保存着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以及三弦独奏曲的音响资料利白胤岩讲课的内容资料，目

前三弦教育家谈龙建和李国魂也在协助白老做这方而的工作，希望这些宝贵的资料能够尽甲而世。

“干这项工作没什么名也没什么利，全凭他们对民族音乐事业的热情。”白奉霖老先生对谈龙建、李嘲

魂两位的T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鼓励。

“现在歌舞占据r电视和音乐舞台，哪还有唱‘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的?电台

也不播放这些东西了。”面对一弦萧条的景象，白奉霖无奈地说：“这些东西是语言艺术，你得毕静了，

听故事，欣赏音乐。现在的人他不静。”

当记者提出“如何使三弦复苏”的问题，白奉霖先生回答：要有人才、机遇、时矧，唧5样也不可

缺少。告别白奉霖老先生，我们衷心祝愿这位八旬老人健康长寿。

本刊记者／盂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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